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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王西安出生于太极拳发源地陈
家沟，自幼随陈式太极拳大师陈照丕
和陈照奎习练太极拳，前后 !"余载，
掌握了陈式太极拳的全部精髓。他的
套路演练舒展大方、形神兼备。他的
技击技术极佳，跌打掷放，迅、猛、灵、
脆，威力惊人，具有鲜明的特点。王西
安在陈式太极拳的基础上，在养生和
技击两大方面进行了改良创新，形成
了具有特色的陈式太极拳王西安拳
法，门下弟子创造了连续十年包揽国
际太极拳比赛所有级别金牌的不败
传奇。!""#年，王西安被选为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太极拳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

这是 $%&!年秋天，一个东南亚
国家武术代表团访问陈家沟。代表团
中有两位武术教练，名片上的头衔甚
是威武：一个是国家武术队教练，一
个是亚洲几个国家的武术总教练。据
说总教练的头可开碑，掌可断石，一
身硬功，走过 '"多个国家未遇对手。
两位教练都会太极拳，很想与陈家沟
人较量较量。

一天清晨，王西安信步闲走，忽
听人来喊：“王大师，你快去吧，外国
人和陈家沟人在比武哩。”他赶到招
待所，那位总教练靠在桌旁，喝着啤
酒，一脸得意。翻译见王西安赶来，解
释道：“他要和你来几招。”王西安淡
然地笑了笑，道：“来就来呗。”

总教练走上前来，却不是推手，

拿出拳击的架势，来回蹦跳，虚晃几
拳，呼呼生风，猛然进步前冲，一记
重拳直捣王西安面门。王西安一个
侧引，同时一掌递出，恰好打在他的
肚腹上，他一口气上不来，仰面跌
倒，休克过去。陪同的人急了，王西
安却说：“他里外没伤，一分钟就缓
过来了。”果然不久，总教练一个鲤
鱼打挺站立起来，给王西安行了一
个鞠躬礼，表示要好好向王西安学
习太极拳。

追溯故事的前情往事，让我们
将镜头对准上世纪 (" 年代的小王
西安。那还是 '%(! 年 # 月的一天，
陈家沟一户人家的后院，一个 & 岁
的孩子爬在椿树上。他看见不远处，
陈茂森正在院落里打太极拳，那拳
打得美妙无比。这孩子就是王西安。
他看得心痒难耐，终于忍不住，推门
而入，请求道：“茂森叔，您教我打拳
吧！”刚才还在盘架走拳的陈茂森，
耸耸肩膀，两手一摊：“打拳？我不会
打拳。”王西安吃了闭门羹。他是陈
家沟人，但他不姓陈。多少年了，陈
家沟陈姓人家将太极拳视为“独得
之秘”，只在族内代代相传，外人难
窥门墙。

王西安偏偏就迷上了太极拳。
村里有一个教拳场，他天天到那里
玩耍，在旁边模仿比划，回到家后自
己练。后来，他一去，人家便坐地歇
息，只顾说话。再后来，干脆将大门
给关上了。一次次吃闭门羹，反而激
起了王西安的倔强天性。他立下誓
言：“我非要学好太极拳不可！”除了
上学，王西安的心思全在太极拳上。
他的小伙伴陈启亮会练拳，他便成
天缠住陈启亮学拳。王西安就这样
学了 )年拳。

'%(&年，一个天赐的良机到来
了，著名太极拳师陈照丕告老还乡。
一踏进陈家沟，老人惊呆了，偌大个
村庄，不见一个练拳走架之人！想来
陈式太极拳相传十八世，现在快要断
绝了！老人心痛无比，为了传承太极
拳，一个人办起了太极拳培训班。不
论姓陈姓王，不论年长年少，不论是
男是女，只要学，统统收；不论刮风下
雨，不论白天黑夜，不论寒冬酷暑，只
要来，统统教。

趁此机会，王西安高兴地进了培
训班。他练了一趟拳，陈照丕一看，就
知道这孩子身上具有非同一般的天
资禀赋，将他收在门下，重点培养。王
西安开始接触到陈式太极拳最为精
粹的部分，真有一步登天的幸福感。
这一年，王西安 '*岁。从此，在王西
安家后院的大皂角树下，一年四季都
可以看见他练拳的身影。一招“舞花
竖刀翻身砍”，他一抡就是 !+天。一
路“春秋大刀”，他舞得气势雄伟，威
猛无比，人称“大刀王”。

循序渐进，是陈照丕教学的特
点。他让弟子们练习盘架，一练便
是几年。时不时点拨动作要领和演
练方法。在盘架精熟后，陈照丕再
让弟子们练习推手，以检验拳势正
确与否。

王西安找伙伴练习推手，跌跌
打打是家常便饭，跌倒了，他爬起
来，又继续上。渐渐地，在师兄弟中
没有了对手。而学拳并不是依葫芦
画瓢的事，更重要的是领会变幻莫
测的拳法之后的原理。太极之法、阴
阳、虚实、玄之又玄的奥妙，经由老
先生诠释，进入王西安的心中，使他
愈发感到太极世界的神奇。爱琢磨
的王西安，常闭着眼，一声不吭，默

默地比划一个动作，不久，琢磨通
了，心领神会。

春去冬来，寒暑交迭。在名师陈
照丕的悉心教导下，王西安的拳艺如
春园之草，与日俱增。此后，无论风云
变幻，练拳始终是王西安人生的重中
之重。他所想的，依旧是如何让太极
拳在太极之乡复兴。他召集全村民兵
到大队院内练拳。于是，陈家沟的院
落里、林木间、沟壑处、黄河滩，到处
都出现了习练太极拳的身影。陈照丕
伤病康复后，王西安请老人出山教
拳。村里成立业余武校，他自任校长。
一个班以民兵为主，目的是深造；一
个班以青年为主，目的是提高。比武
大赛时时有之。老百姓乐呵呵，比着
赛着练习太极拳。

'%#!年底，陈照丕老人因病逝
世。王西安又前往北京，请著名太极
拳大师陈照奎回村教拳。陈照奎练的
拳路人称“新架”，乃其父陈发科所
创。这套拳法缠丝多、发劲多、架子
低、难度大，可以有效地缩短练功周
期。陈照奎年年返乡，将自己平生所
学尽授村中弟子。

在名师教导和自己的领悟下，王
西安的拳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无论是老架、新架、推手、散手或器
械，其动作招式无不体现自然而然的
本色韵味。演练套路似行云流水，连
绵起伏，舒展大方，形神兼备。从内到
外，从外达内，鼓荡沉稳，一动无有不
动，松空气运，刚柔相济的变化细腻
准确地把握在虚实、开合中，可谓是
集太极拳法之大成。

转眼，到了 '%&, 年的 # 月。王
西安应全日本太极拳协会会长三浦
英夫的邀请，前往日本访问。在名古
屋，王西安正在讲解陈式太极拳的

健身作用，一个名叫宫井的空手道
教练问：“太极拳是很好的健身术，
技击行不行呢？”王西安说：“既然是
拳，当然可以技击！”宫井道：“我可
以领教一下吗？”王西安伸手作礼
道：“请。”宫井迈步上来，伸出钢钩
般的十指，猛抓王西安双臂，想用空
手道的技法摔倒王西安。不想王西
安早观其动向，内力暗运，双臂硬似
铁棍，随之一松，柔若无骨，宫井似
乎抓了个空，就在他一愣神的当儿，
只见王西安身形一动，宫井跌了个
屁股墩。他爬起来，再次扑向王西
安。王西安闪身横跨一步，早到宫井
背后，小臂一横，宫井被击出 , 米多
远，扑倒在地。这时，全场响起了热
烈的掌声。

转眼又是 ,"年，王西安的足迹
遍及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太极拳
艺，在世界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法
国报纸赞扬他“已经站到了武术的巅
峰”。美国《美南新闻》杂志撰文，称王
西安是“世界太极拳王”。日本报纸说
他是“武术的化身”。王西安拳法研究
会或王西安武馆在十几个国家成立
了。王西安还担任着国内外 (" 余所
武术组织的主席、顾问或总教练。法
国的巴德内市市长授予王西安“永久
荣誉市民”称号。日本的大阪市市长
赠送王西安城市的金钥匙。但是，当
他们邀请王西安定居国外传拳时，王
西安婉言谢绝。他说：“陈式太极拳是
一种民族文化，它的根深深地扎在陈
家沟，让这条根盘结得更牢固，生长
得更粗壮，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弘
扬太极拳，便是王西安矢志不渝的奋
斗目标。

!摘自"太极#王者之道$ 浙江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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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安：陈式太极拳第十一代传人
! 王占海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许燕吉

! ! ! ! ! ! ! ! ! ! ! ! ! !"#离别

我不认得日文，猜想大概是鼓励日本兵
打仗的，就把糖纸踩在脚下。那小日本兵还是
和善地笑着。我不禁奇怪起来，这貌似文人的
大佐和这笑眯眯的小日本兵不像是鬼子，不
过不像鬼子我也不喜欢他们。 从这以后，家
里就开始收拾东西。把钢琴处理了，盛字画的
大柜子连同爸爸收集来的残砖破瓦，还有客
厅角上立着的佛像等等，不可能带走的东西，
一并拉到教堂的地下室存放。地下室没有墙，
像学校的风雨操场似的，只是矮得多。那时，
地下室存放的东西已不少，一家一堆，都有标
记，以为很安全。'%*&年我七姨从青岛去美
国，路过香港，来信说地下室遭了火灾，什么
东西都没有了。妈妈当时就明白是被偷光了，
放把火打掩护而已。果不然，,"年后，妈妈在
南京“文化大革命”抄没物品认领展上，看见
一幅题款“地山兄指正”的字画没人认领，于
是它就物归原主了。可惜它不会说话，不然如
何从香港的教堂地下室到了南京的红卫兵手
中，必是一个引人的故事。
大人们忙着启程前的各种事情，我和哥

哥视为最重要的就是动员袁妈、刘妈和我们
一起走，还找出地图来证明，回内地就离北平
近了一些。她俩只是叹气，被我们缠烦了就说
我们两个不懂事，还说不能再拖累妈妈了。我
们还真是不懂事，振振有词地说拖累不了。有
时候，她们也不管我们的喋喋不休，只是把我
们搂紧在怀中，泪光闪闪。
妈妈已将她俩安排好了。袁妈去熊婆婆

家，刘妈去水太太的妹妹家。我一岁时，刘妈
带着我在水家住了半年多。水太太的妹妹，我
们称她五姨，那时还没结婚，就住在她姐姐
家，现在结了婚也在上海。妈妈托了人，把她
俩一块儿带去，路上也能相互照应。到了上海
的人家也都是熟悉的人，妈妈比较放心。
分别的那天终于来临了，雇了一辆小货

车，把行李全装上，婆婆带着我和哥哥坐在车

尾行李上面。当车子启动，袁
妈和刘妈追着车子跑，边哭边
嘱咐我们两个一路要听话。婆
婆也哭，哥哥也哭。我咬住嘴
唇忍着，觉得自己就像《黑奴
魂》里被卖走的小孩儿。

我们在码头附近的一家
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袁妈和刘妈也下了
山，和带她们走的人住到另一家旅馆。她们俩
还过来看我们。我们又见了面，又分别了一
次。我和哥哥送她俩走了一段路。我的两只手
一直攥着刘妈的大手掌，脸贴住她的身子，都
没有说话。
妈妈到码头上亲自看着把我们那六面都

贴上了名字的行李装到了货船的中层，因为
装在下层的东西通通都会被压坏，装在上层
的就会被偷剩了空壳。这都是那些字画起的
作用，而且还免了检查，所以妈妈连日本人最
爱要的英文打字机都带了回来。我们还提前
上了船，算个二等舱，其实就是个小统舱。没
有床位，自己在地上打铺，能容二十来人。我
们捷足先登，就占了离门远些的最里边。弄妥
后，我和哥哥就到船舷看后上船的人们被检
查。船下海面漂着枕头、小匣子之类被日本人
扔进海里的东西。
船终于离开码头了。我看见临海的干诺

道上，从前那一座座英国国王大铜像的空柱
台，铜像都倒在了街边地上，面朝里，颈上还
挂了一块木牌，吊在背上。过去爸爸指给我看
过，说那是英国人向中国人示威的东西，什么
时候香港回到中国，就会把它们都搬下来。现
在它们都下来了，但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敌
人干的，说不清是高兴还是悲哀。往上看，山
上一片郁郁葱葱，房屋掩映，那边曾经有过我
的家。再西边，有爸爸的坟。走以前妈妈带我
俩去告别，坟依然是土堆，妈妈在一边坐了许
久许久，以至我们俩玩得都打起架来。妈妈流
着泪喝住我们，指着土堆说：“这是你们爸爸
的坟哪。”我俩才又悲从中来，乖乖地挨着妈
妈，低着头坐了许久，惭愧不已。抬头再向上
看，山顶飘的不是看惯的米字旗，而是个红膏
药，赶快把眼光收了回来。香港越来越模糊，
远去。别了，香港。别了，我的童年！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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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子樱把自己的想法婉转地告诉了袁朴
生。结果，袁朴生看了他一眼，晚上出去看戏
就不再带着他了。古子樱非常后悔，袁师傅一
旦认定的事，是不会回头的。以古子樱的眼
光，这小小的古蜀街上有的是美女。嗨，水土
有灵气的地方，要不出美女也难。就是沿街走
巷卖栀子花的村姑，也是白白净净，透着水
灵。田保长家的千金田月桂，不就是个绝色美
女吗？有一次他跟着袁师傅从田保长
家门口走过，恰巧那田月桂从台阶上
下来，那走路的姿态，那一颦一笑，就
像春风里的杨柳那么婀娜，在古子樱
看来，那种古典的、略带矜持的美，是
语言和文字所难以形容的。他认为，
袁师傅要找的女人，就应该是田月桂
那样的，有门第，有地位，有气派。记
得那一次田月桂见到袁师傅，一改平
时的矜持，粉嫩的鹅蛋脸顿时像荷花
一样笑开了，古子樱觉得那种笑是古
典美人的一项专利，古蜀街的紫砂壶
再怎么好，再怎么有名，也不敌美人
的回眸一笑，那比画片上的美女，不
知要强过多少倍。可是，袁师傅不吃
啊。袁师傅只是朝田美人礼貌地点点头，就擦
肩而过了。
关于田美人，袁师傅是这样说的：天上的

月亮好看吗？当然好看，可是她在天上啊，跟
咱们有什么关系呢？
跟袁朴生学做壶，古子樱得法却不得巧。

他的一双细皮嫩肉做郎中的手，学做壶时非
常笨拙。袁朴生教他打泥片，一个手势，一个
拍打泥片的动作，学了多日仍不能让袁朴生
满意。捏着一团紫砂泥，古子樱心里是有感觉
的，很多想法，却不能由心传手。说到底他就
是手笨，怎么也奈何不了那团泥。时间久了，
袁朴生对他似乎就没有多大信心了。说，反正
你也是玩玩的。又说，还是做你那郎中吧。
古子樱心里在想什么，为什么要学做壶，

他到底是哪里人？袁朴生自然不会知道。袁师
傅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壶，到底有哪些秘
籍？却是古子樱常常要琢磨的呢。用一个小本
本，天天记；不光记袁师傅，古蜀街上有哪些
好的壶手，他们的名字，擅长做什么壶，什么
价格，家住哪条巷子？古子樱能知道的，全部

记录下来了。古子樱还发现，自从袁朴生搬进
了那栋宅子，身价仿佛涨了许多。那些来头大
的壶商，直接就去了袁宅，袁朴生布置了一间
茶室，天天是高朋满座。他的壶，就是日夜赶也
来不及做，那些订单加起来，一叠足有寸把厚。
袁朴生悄悄地对古子樱说：他们急，咱们

可不能急。得悠悠地做；壶可不能含糊。那是
咱的命。袁朴生心里蛮有谱的。该喝茶时喝
茶，该会客时会客，该做壶的时候，老天打雷

他也不动一动。袁朴生喝茶，用的是
一把自做的玲珑壶，青铜泥，细巧玲
珑，壶钮是一颗珠子，大红袍泥，竟
可与玛瑙媲美。古子樱非常羡慕这
把壶，有一次忍不住用手摸了一下，
袁朴生赶紧说，嗨，小心别碰！古子
樱还知道，其实袁朴生买下万生酱
园沈老板的这栋旧宅子，并没有花
很多银子。袁朴生毕竟囊中羞涩，银
两不足的部分，沈老板容许袁朴生
用自己最拿手的几把壶来顶。在一
栋宅子的买卖里，几把泥壶竟然可
以顶替真金白银，这让见过世面的
古子樱也暗暗称奇。
不但宅子，连家具也可以用壶

顶。古蜀街上，富裕人家讲究用紫檀家具；中
等人家大抵用的是榉木家具；壶手窑工短衣
帮，皆用毛竹制成的简陋器具。袁朴生置下这
么大的宅子，总不能还用那些竹床竹椅吧。用
什么家具，古蜀街上的人都盯着呢。
居然有一个无锡来的家具行老板，愿意

用一堂红木家具来换袁朴生的壶。却居然被
袁朴生谢绝了。他只要了一堂榉木家具。半旧
的。在他看来这已经很奢侈了。一堂半旧的榉
木家具从古蜀街的街巷里拉过去，把所有人
的嘴都堵上了。东坡书院的掌门邵仙坤老秀
才，那肚子里装了多少墨水啊，他家里也就是
一堂榉木家具。就凭了几把壶，宅子有了，家
具也有了，但袁朴生得手之后，一点也没有张
扬。仿佛他早就知道，他的壶早晚就是真金白
银。古子樱的年岁要比袁朴生大些，但他觉
得，袁朴生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城府。就像
他最拿手的仿鼓壶一样，从容、内敛、老到。
但袁朴生也是有对手的。有一个人，古子

樱从一开始就感觉他跟袁朴生不对劲。此人
名叫西门寿，做花器的艺人。


